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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深处的
暗影
(组诗)

□昨夜西风

猫掀动瓦片

猫掀动瓦片
秋风如一把锐利的刀子捅进来
楼上，变得静寂
猫头鹰的叫声，分割着痉挛的夜
屋后的树叶，啪地掉下一片
可以想象，大地的心
微微疼了一下
每年秋天，许多人都听见
乡村的夜晚，有翩翩落叶坠地
母亲年迈，多少世事
她都见过了，每次听见落叶
她那苍白的脸
都像一道稍纵即逝的闪电
猫掀动瓦片，掀动瓦片的猫
一只又一只
屋后的那棵梧桐，秋去春来
花——— 依旧
秘密已经掩埋，猫
不知所踪

蚂蚁

除了蚂蚁，谁还愿意
在一口封闭的棺材里，将一具尸体
逐一分解
这是手，握过巨人
这是脚，踩过别人肩膀
这是眼，窥过蝴蝶的隐私
这是鼻，嗅过枪子与蓝天的味道
这是嘴，吃过蛤蟆与天鹅
这是心，装过海水，与鹰一起飞翔
一起坠落过
除了蚂蚁，谁还愿意
与一个逝去的灵魂交谈
不泄露一点天机，从骨骼间的缝隙
取出钙，沿着小草生长的方向
探寻思想深度，一个温暖的巢穴
或许就是一根冰凉的手臂
每个人，都有与一只蚂蚁
成为知己的时候
尽管，有时拇指一按就死掉一只蚂蚁
脚一踏，就死掉一群蚂蚁
但蚂蚁，是最了解人心的
心有千千结，都是它
牵一根线反复而绕
除了蚂蚁，谁还愿意
与我们一起，生存，死亡
听大风与垓下曲
自觉维系，一个有序的世界

干净

有时，一棵草比水干净
一只羊，比一片云洁白
一缕光，比一朵花鲜艳
奔跑的风
将狡猾的狐狸，从一个地方
赶到了另一个地方
只有烈火，显然不够
大地能发芽的种子
都具有灵魂，能飞翔的鸟
都能重生，能老去的植物
都能看透时光
我想说，阳光腐烂
流水黑如锅底，花朵暗藏玄机
上帝充耳不闻
一个十足的疯子
砍树，挖土，学愚公移山
虚怀若谷，博取功名
他说，如果他死去，大地
将变得无比干净

《时光深处的暗影》是一组在
诗歌技巧上颇有创新的诗。写乡
土的诗歌很多，但在乡土题材的
写法上有所创新，却是很困难的。
这一组诗歌，努力在诗歌的通感
技巧上有所创新。《猫掀动瓦片》，
写得神秘而充满想象力，秋风像
锐利的刀，不知所踪的猫，如同记
忆深处的乡土，让我们久久在时
光的影像里飘荡。

初评委：房伟，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
座研究员，现执教于山东师范大
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时光流年

岁月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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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离去了，想起它走
的身影，急促而彻底，像爷爷离
开时一样，然而最后留给彼此
的，只有让人感叹的几个字：永
远不会再相遇。

岁月如刀，刀刀催人老，我就
这样懵懵懂懂地步入了青年。初
入青年时代，仍旧残留少年时代
的坏习，那时候，整个人沉沦在网

游中，把事业抛在脑后……奶奶
年已古稀，在我不成熟的那些日
子里，她经常教导我，“小角，电脑
辐射大，少玩一点。”奶奶的话我
每次都是左耳进右耳出，如果说
我是一棵树，她的话像水，她只知
道整天给我浇水，却不懂得给我
施肥，说了也白说。听多了会觉得
烦，看到奶奶我就想把房门关上，
不想听她唠叨。可是，当我尝试把
门关上时，砰的一声，门又被踢开
了，回头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吓
得我把鼠标掉在地上。父亲冲进
来，从腰间抽出皮带，一下打在键
盘上，键盘随即散架，他又拧我的
耳朵，大声吼，“什么时候去工
作？”我被拧得呈现出一脸痛苦的
表情。奶奶见状，急忙走进房间，
边扯父亲的手边喘气说，“阿来，
放……放手。”奶奶的话很管用，
犹如圣旨，父亲二话不说松掉了
手。

在奶奶的“保护”之下，我又
度过一段愉快的日子，但好景不
长。父亲是一个十分懂得种植的
人，对于我这棵小树，他让母亲时
常给我浇水、给我施肥，奶奶不在
家的时候，他就来给我松土，“兔
崽子，看你还得意啥！”说着，又从
腰间抽出皮带。终于，在第三个键
盘被父亲打得四分五裂之后，我
开窍了，决定外出打工。临行的早
上，奶奶天未亮起床，煮了我最爱
吃的皮蛋瘦肉粥。当她把粥端到
饭桌上时，我凝望那苍老的身影，
发起了呆。自己第一次这么认真
地打量奶奶，银色的短发中分，别
于耳后，黑色的铁夹子收紧微微
隆起的发丝，但细看之下，还是有
数根垂在布满皱纹的脸上，这也
说明她开始老花眼了。奶奶见我
看得入神，笑着问我，“在看什么
呢？”我回过神，赞美她，“奶奶的
衣服真漂亮，眼光真好。”被我这
么一说，奶奶下意识地摸一摸衣
服，笑容更灿烂了。出门时，奶奶
叮嘱我好好照顾自己，还偷偷塞
一个小布包给我，在客车上打开
一看，原来是一沓小钱，顿时，我
又想起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展现
笑容的时候，是那样的可爱。

父亲已托人办好了，我在省
城一家玩具厂工作。在全新的环
境里，我认识了好多人，当中有好
人有坏人，好人通常爱给我讲大
道理，我不太喜欢；坏人在 21 世
纪往往是受人喜欢的，自己也不
例外。至于原因，实在可笑。我喜

欢坏人托着心脏以示对异性朋友
的真诚，我喜欢坏人戴着面具诉
说单身的寂寞，我更崇拜坏人那
一手高超的“盗窃”技术，能悄无
声息地偷走别人的心。当然，这里
的别人也包括我。

记得那时带着傻呵呵的性
格，对一个叫如的“坏人”几乎掏
空了灵魂，可最后才发现自己所
收获的，只是一张熟悉的面孔和
陌生的眼神。待我醒悟时，发觉心
脏是空的，没有心的位置发出阵
阵疼痛。但是自己没有怪如，反而
还微笑着对她说，“谢谢你放过
我。”

失恋，是一件多么难忘和伤
心的事。我没有告诉家人，只请了
三天假躺在床上号啕大哭。可是，
哭泣并不能疗伤，于是乎，自己跑
了出去喝酒。那晚，夜色很好，我
看见满天星星，它们的美让人沉
醉。自己边走边观望，突然眼前一
黑，说得比白话还白一点就是：我
被车撞了。我入住重症病房，过十
多天才恢复意识，父母也赶来省
城。醒来时，发现手脚打了石膏。
母亲坐在床边，一直盯着我，看到
我醒来，她激动地向父亲喊，“他
爸，孩子醒了！”父亲站在窗边，抬
头望着天空，我的醒来没有令他
回过头，也许天空很美或出现了
飞碟。我扫视一圈病房，没看到奶
奶的身影，便问母亲：“奶奶呢？”
母亲回答：“在家呢，没来。”得知
奶奶没来，我有点不高兴：“你们
为什么留奶奶一个人在家？她都
七十多了！”母亲刚想说话，父亲
突然转过身，怒吼：“你有什么资
格说我们？你知道交警怎么说的
吗？说你喝醉酒乱过马路，出租车
司机无需承担责任！”父亲觉得不
解气，顿一顿补了句：“真是生块
叉烧好过生你！”我没有再说话，
也无力反驳，自己慢慢地闭上眼
睛，把父亲发怒的脸盖了过去。

在重症病房住了一个月，转
到普通病房的第二天，父亲帮我
办理了出院手续，他包了一辆面
包车，把我送回县城的医院继续
治疗。在车上，母亲解释说：“家里
的钱不多了，县城医院的费用比
大城市便宜。”母亲怕我担心治疗
效果问题，她又安慰说：“医生治
病方法都一样的。”看到母亲挂满
忧愁的脸，我微微点一点头。季节
已是深秋了，两旁的树木开始掉
叶子，有数片沾在车窗的玻璃上，
我深深地望着，心里轻叹：落叶自
知落叶悲，不恨树儿不恨风。

奶奶知道我回到县城，也来
医院看望我，手里提着皮蛋瘦肉
粥。我说：“奶奶，医院那么远，你
以后不要经常往这边跑了。”奶奶
笑着回我：“不远不远，现在我们
都住在河边的老屋。”“老屋？为什
么住在老屋啊？”我不解地问。奶
奶没有回答，我把目光转移到母
亲身上，母亲明白我的意思，她
说：“为了凑你的药费，城西的新
房子租出去了。”听完母亲的话，
我看了看熟睡在椅子上的父亲，
然后“哦”了一声。似乎除了“哦”，
自己已没有其它语言可以回应母
亲那充满悲凉的话了。

县城的医院我又呆了一个多
月，出院时，医生对父亲说：“你儿
子的手没什么大碍了，就是脚还
有一点点问题，多走路，会慢慢好
起来的。”办好出院手续，我不太
高兴地坐上轮椅，回到了河边的
老屋。老屋是一间平房，它是家的
起点，也是我生命的起点，它见证
了很多东西——— 奶奶与爷爷的记
忆，父亲对母亲的爱，还有我童年
的快乐。现在，我们都回来了，只
是不知为何，坐在轮椅上凝望老
屋，心海却泛起淡淡的忧伤。

回到老屋后，父母恢复了正
常的工作时间，早出晚归，家里留

下奶奶一个人照料我。每天，奶奶
把我推到老屋外面的路口，然后
让我自己用拐杖撑着走回去。那
时，我总害怕被儿时的伙伴看见，
所以常常低着头走。一步接一步，
自己很用心，可是走了一段时日
的路之后，发现双脚还是不能完
全恢复，我渐渐开始颓废，时常躺
在木板床上，仰望着被修补过的
屋顶发呆。看到我这般样子，父亲
问：“怎么了？”声音高而重。母亲
和父亲同出一辙，也问我：“怎么
了？”但声音低而轻，带着关怀。奶
奶没有说话，她煮了一碗皮蛋瘦
肉粥放到我的床头柜上。我侧过
身，注视着那碗皮蛋瘦肉粥，忽然
想起了如的问题：“你在省城有房
子吗？”那时我回她说：“现在还没
有，不过我已经在存钱了。”如又
问：“那你家里有车吗？”我摇摇
头，如很失望。想到这里，心中泛
起莫名的火，手一挥，打翻了那碗
皮蛋瘦肉粥，铁制的碗掉在地上，
翻动了两下。房外的奶奶闻声探
头张望，看到皮蛋瘦肉粥打翻在
地，她欲进来，但最后还是止步。
我抬头望去，奶奶站在门旁，脸上
的皱纹掩盖了那莫名的表情。

意志随着时间走动，变得越
来越消沉，又适逢天气渐冷，大多
时候，根本连动也不想动。父亲是
急性子的人，时间一长，他看不下
去了，有一天忍不住说：“别老是
躺着，医生说要多走走。”“知道
了。”我应付式地回答。父亲一听
来火了：“你什么态度啊！”刹那
间，自己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撑起
身子，举手用力拍了一下床板，大
声回父亲：“我又怎么啦？”“看来
今天不教训你一顿不行了！”父亲
说着从腰间抽出皮带。忙碌着家
务的奶奶和母亲听到争吵声赶了
过来，互相劝说：“阿来，别……”

“小角，别激你爸了。”我不听劝
说：“来啊！打我啊！最好打死我！”
父亲急坏了，想上前打我，奶奶和
母亲拦住了他。父亲对我吼：“卖
掉城西的新房子医你真是个错！
没用的家伙！”父亲的话让我不
解：“城西的新房子卖了？不是租
出去吗？”父亲脖子的青筋也露了
出来：“租？那几百块租金连轮椅
都买不起！”我有点蒙了，连忙望
向母亲，母亲接到我投来的目光，
一下子就哭了。一股寒风从窗棂
吹进来，吹散心中的雾，我静静地
躺下，心里却不平静。我憎恨自
己，自己应该坚强，应该上进，不
能对不起那些人，那些可爱的人。

事后，父亲意识到自己也有
责任，次日他请了一位骨科老中
医回来为我诊治。老中医抬起我
的脚，上看看下看看，左敲敲右敲
敲，把我一番折腾之后，最后开出
一个中药方子，泡脚之用。母亲拿
着方子鼓励我说：“再过一段时
间，脚就好了。”我握着母亲的手，
点头之时，突然感觉她的手腕细
了，自己心痛不已，“妈，你瘦了。”
母亲笑着回答：“你老妈我最近在
减肥，当然瘦啦。”我想了想，又把
目光投到正在门口抽烟的父亲身
上，发现父亲的衣服宽松了。我问
母亲：“老爸呢？他也在减肥吗？”
听见我如此问，母亲也把目光转
移到父亲身上，她脸上的笑容立
马添了一些东西，但依然还是笑
着。

时光不停在消逝，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我不知母亲所说
的一段时间是多久，但自己会坚
持下去，直至弃杖而立。或许，在
某个时刻、某个黎明之后，就不
再需要拐杖了，那样我便可以爬
楼梯，我便可以骑自行车，我便
可以陪奶奶上山看望爷爷，我便
可以走去菜市场买猪肉回来。我
想，父母的消瘦，也只是因为少
吃了两块猪肉而已。

【散文赛区】 可爱的人
□莫流焜

【诗歌赛区】

年少轻狂的叛逆
总会如岁月的划痕一
般给青春刻下深深的
印。而这印记，有时候
是一 种 心 伤 ，伤 了 自
己，伤了青春，伤了那
些深爱着自己的人。但
只 要 有 爱 ，就 有 了 拯
救，拯救了年少轻狂的
伤，抚平了心上的伤，
抚 慰 了 亲 人 的 伤 ，然
后 ，与时光 一 起 留 下
的，只是浓浓的亲情、
深深的爱。行文悠然有
致，隐在时光里的细节
清晰在目，作者的心绪
起起伏伏。牵一缕读者
的思绪，和作者一起感
受情思的流动，感受亲
情挚爱的氤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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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爱

就有了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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